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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 ! ! ! ! ! ! ! ! ! ! ! ! !"#嫡亲外孙

王弘之高中毕业后，升入沪江大学文学
院政治系。沪江大学是由美国南北浸礼会合
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与圣约翰大学齐名的
贵族学堂。读书期间，王弘之不忘祖母和父亲
的教诲，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里不信仰基
督教，埋头读书，生活俭朴，不似教会学校的
学生多以西装革履为时髦，常常是一袭阴丹
士林蓝布长衫，温文尔雅，吸烟、喝酒之癖从
不沾染。课余回家，他总是喜欢遨游于父亲的
藏书堆中。
某年夏天的晚上，王弘之在翻弄书籍时，

无意中翻出一个没封口的大信封，上书“一个
广东人的女儿”，他一看便知是父亲的笔迹。
“是什么东西？”王弘之好奇地赶忙打开信封，
结果翻出的是数十张照片，其中不少是孙科和
妹妹孙娫、孙婉的照片，也有王伯秋和孙婉的
合影。闲来无事，王弘之逐张细阅，因照片背后
没有说明，除了父亲，他根本不认识其他人。但
有一张护照，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护照上有
张照片，一个年轻姑娘抱着一个小孩，那孩子
既像姐姐，又像自己，他感到很好奇。
“如果父亲健在，我可以问问他。”王弘之

触物生情，想起了英年客死他乡的父亲，不胜
悲痛。

原来，日军占领福建后，王伯秋拟经贵
阳转赴陪都重庆。当时，迁校贵州的西南联
大校长竺可桢和交通大学的茅以升，是王伯
秋的老友，都邀他出任教务长。贵州省主席
吴鼎昌则请他出任省民政厅厅长。但此时在
重庆财政部关务署任科长的弟弟王仲钧写
信给大哥，希望他速去重庆谋生，所以，王伯
秋婉谢了各方的延聘。在贵阳，正当他准备
赴重庆时，发觉一条腿生了肿瘤，经中央医
院院长沈克非诊治，说要保住性命，截肢是
唯一办法，但王伯秋执意不从。!"#"年 $月
%&日，王伯秋在贵阳病逝，享年 '(岁。时值
战乱，只有王仲钧从重庆赴贵州处理哥哥的
后事。

王弘之拿着护照给姆妈赵兴华
看，心想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赵兴华看
了护照上的照片，不露声色，神秘兮兮
地笑道：“这可能是你爸爸在外国读书
时认得的女朋友吧！”接着，王弘之又
拿着护照去问四叔王季长，但四叔神

情严肃，闭口不谈。王弘之意识到，这可能是
家中隐藏的一个秘密，既然长辈不愿意讲，自
己就没有必要去深究了。

)"*%年，王弘之从沪江书院（日军占领
租界后，沪江大学停办，由校友会另组沪江书
院，聘朱博泉为院长，至抗战胜利后复校）毕
业，并于次年 )月考进江海关任税务员。当
时，能到海关工作，被人视为捧到了“金饭
碗”。但国难当头，许多热血青年都向往到内
地或苏北去，奔赴抗日第一线。每当王弘之在
海关凭窗看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的日舰和
在外滩不可一世的日本宪兵时，不愿做亡国
奴的热血在沸腾，暗暗决心到内地去投身抗
日救国的热潮。
有一天，王弘之的爹爹王仲钧叫王弘之

到他的房间去，语重心长地说：“弘之，你爸爸
去世多年了，现在你想到内地去参加抗日，我
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想与你谈谈，有件事必
须跟你说清楚。”
接着，王仲钧又说：“弘之，你知道谁是你

的生母吗？”“那当然是我娘啰。”王弘之以为
爹爹要他在娘李澄湘和姆妈赵兴华之间选
择，所以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你妈妈是孙中山先生的二女儿孙

婉。当年是我把你从上海抱回南京的。”王弘
之听了王仲钧的这些话，犹如天方夜谭，一时
难以置信。“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嫡亲外孙，孙
科先生是你的亲舅舅。”王仲钧又补充道。王
仲钧接着向王弘之详述大哥王伯秋与孙婉结
合和离异的经过。王弘之默默地听着爹爹的
诉说，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王仲钧叮嘱王弘
之要暂时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头，不要告诉任
何人。王弘之含泪默默点头。
光阴似箭，转眼抗战胜利了，满怀希望的

王弘之等来的却是失业。原来，海关总税务司
丁贵堂对敌伪时期的职员一概辞退。这样，他
失业了。不久，他先后找到了货物税局申新九
厂驻厂员、正华贸易公司秘书和《文汇报》记
者三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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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个事情不能让阿娟发现的，否则要
被她骂的。不过，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
后来阿娟哭哭啼啼地去了新疆。在此之

前她吐掉的泡泡糖，我可以捏两只拳头大的
兔子了。

阿娟老是欢喜摸我的一对招风大耳朵，
说我耳朵大，福气大。仔细想想，我真的是很
有福气。小皮匠不是每天都打我，偶
尔也有忘了打我的时候。即便他打
我，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他喝饱老
酒睡着了，我就在他的帆布围兜上戳
几个洞，让他隔一段时间就要买块新
的，让他心疼。每次小皮匠用楦头敲
我一记，毛头的妹妹囡囡就数一记。
石库门房子的隔音不好，囡囡在隔壁
听得比我还清楚。第二天我和她一
对，大致差不多。有时我说挨了七记，
囡囡却说是八记。毛头在旁边帮腔，
指天发誓说肯定是八记，就像打在他
头上一样真实。没得办法，只好以他
们的数字为准。囡囡虽然只有一年
级，谁让她的算术比我好得多。毛头
的算术作业本上也大部分是三分，有时还能
冒出个四分，我不得不服。
这天放假，不上学。上午，我在阿娟的家

里玩，阿娟教我背唐诗。背唐诗其实一点意思
也没有，但为了不让阿娟扫兴，我便装模作样
地背，背出来她会奖励我一块鸡蛋糕。那天她
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叫什么《蜀道难》，听不
懂，头一句就很奇怪，居然是“噫吁嚱”。我问
阿娟，噫吁嚱是什么意思。阿娟说是感叹词，
古代的人见了某一样东西，很惊讶，于是就发
出感叹，噫吁嚱。我说那就是哎呦喂的意思，
为什么不改成哎呦喂？或者就说成是乖乖龙
的咚。阿娟格格格地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手
指着我，却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只听外面一声
炮响。阿娟还没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我已经
不见人影了。
今天是国庆节。人民广场在放礼炮。
放一下礼炮，天空便会出现很多小降落

伞。礼炮放了一记又一记，小降落伞铺天盖
地，轻轻扬扬地随风飘荡。我们住的地方风水
好，眼看着小降落伞飘过黄陂路，飘过南京
路，向我们这边飘过来。大家拼了命往各自的

晒台跑，拿晾衣服的长竹竿去挑。飘得低一点
的降落伞，在前面人家的屋顶上就挂住了。于
是激起一片惋惜声。飘得高的继续飘过来。我
们弄堂有人挑到了，一家人欢呼雀跃。我太
矮，够不到，眼睁睁地看着降落伞从头顶飘过
去。我发急了，提着竹竿爬上了屋顶。阿娟在
她家的晒台看到了，大声地叫我下来，说危
险。我只当没听见。

很多年后我看小说《堂吉诃
德》，看到里面的堂吉诃德举着长矛
大战风车，回想起来，我那一刻举着
竹竿去挑降落伞，很有点堂吉诃德
的勇气。竹竿太长了，双手拿着底
部，很难控制平衡。屋顶又是有斜坡
的，我在屋顶上摇摇晃晃，一会冲到
这里，一会冲到那里，只能听任竹竿
的摆布，有好几次差点就从斜顶上
滑下来。那些大人孩子都顾不上挑
降落伞了，都屏住呼吸看我在屋顶
上表演危险动作。阿娟见喊我喊不
应，知道要出事了，两只手把眼睛蒙
起来不敢再看。
有一只降落伞飘过来了。我奋

力举起竹竿准备去挑。降落伞突然改变方向，
朝旁边飘过去，我便跌跌冲冲地跟着它。好在
每一家的屋顶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一冲就冲
了好几家，一直冲到屋顶的边沿。有很多人在
惊叫，在尖叫。我充耳不闻。我几乎就够到降
落伞了，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向前探了点身
子，终于挑到了降落伞。这时，脚下的瓦片松
动了，我从屋顶上摔了下去———

弄堂里一片安静———
幸好那时候房子和房子之间距离很近，

中间基本上就剩一条夹弄，按现在的话来说，
容积率很高。我拿着的那根晾衣竿，一头戳进
了对面的老虎天窗，另一头贴着这边的山墙，
慢慢地滑下去。偏巧二楼前厢房的人家在山
墙上搭了个鸽棚，我就掉在了鸽棚上面，弹了
一弹。就这一个停顿，我看到对面亭子间的新
娘子，坐在窗口吃瓜子。新娘子看到我突然从
天而降，眼睛瞪得很大，瓜子肉鲠在喉咙口，
全身顿时僵住了。那只鸽棚不牢，被我压垮
了，十几只鸽子全都飞走了。我踏着鸽棚上面
铺的油毛毡和碎木片，飘落到地上。一楼人家
在晒棉花胎，我落到棉花胎上打了个滚。


